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鵬情
萬里
趙鵬飛

最
近
遇
到
一
個
多
年
未
見
的
好
友
，
可

勁
兒

要
我
去
他
家
裡
做
客
。
當
面
邀
請
了
好
幾
次
，
電

話
微
信
又
催
了
好
幾
遍
，
我
才
勉
強
答
應
了
說

去
。
並
非
我
架
子
大
，
實
在
是
為

數
年
前
的
事

情
，
心
裡
存

一
段
彆
扭
。

那
時
候
，
他
們
兩
口
子
剛
結
婚
。
一
個
高
大
英
俊
，

一
個
嫵
媚
窈
窕
，
一
起
走
在
路
上
特
別
惹
眼
。
有
天
下

午
我
正
好
沒
課
，
在
學
校
外
面
的
一
個
小
酒
館
，
要
了

盤
牛
肉
，
我
們
三
個
人
慢
慢
喝

，
聽

他
們
的
愛
情

往
事
。

他
在
陝
北
做
教
官
，
她
是
他
的
學
生
。
屬
於
標
準
的

一
見
鍾
情
。
他
看
上
了
她
的
秀
氣
爽
快
，
她
喜
歡
他
的

幽
默
帥
氣
。
橫
在
中
間
的
，
是
十
歲
的
年
齡
差
距
。
她

家
裡
人
死
活
不
願
意
，
她
死
活
非
他
不
嫁
。
她
家
裡
人

到
學
校
去
鬧
，
他
只
好
棄
職
帶

她
私
奔
了
。

﹁
額
︵
方
言
，
我
︶
們
陝
北
的
女
娃
娃
啥
事
都
能
幹

出
來
。﹂
我
還
記
得
，
當
時
她
脖
子
一
仰
，
喝
下
一
大

杯
西
鳳
酒
時
說
過
的
話
。

後
來
又
有
一
年
春
節
，
寒
假
回
來
我
去
他
們
家
玩

兒
。
她
還
是
昔
年
模
樣
，
他
的
樣
子
卻
有
點
憔
悴
。
我

剛
坐
下
來
，
她
就
指

桌
子
上
的
一
碟
牛
肉
說
：﹁
叫

他
把
肉
切
成
片
，
你
看
他
切
得
亂
七
八
糟
的
，
成
天
什

麼
事
都
做
不
好
。﹂
我
笑
了
笑
，
說
，
認
識
他
這
麼
多

年
，
不
知
道
他
還
會
做
菜
啊
。

﹁
他
能
做
菜
？
除
了
吃
，
他
還
有
什
麼
用
？﹂
她
依

舊
不
依
不
饒
，﹁
昨
天
叫
他
去
給
校
長
送
兩
瓶
酒
，
好
話
說
了
一

上
午
，
他
腿
動
都
不
肯
動
一
下
，
我
們
求
人
辦
事
，
你
不
主
動
上

門
，
難
不
成
等
人
家
來
主
動
問
你
？
你
算
老
幾
啊
？﹂
她
的
話
愈

來
愈
刺
耳
。
他
忍
不
住
回
了
一
句
：﹁
你
囉
嗦
什
麼
？
來
個
人
你

就
叨
叨
半
天
，
你
不
嫌
煩
，
別
人
還
嫌
你
煩
！﹂

﹁
你
嫌
我
煩
！
我
這
才
跟
了
你
幾
年
，
你
嫌
我
煩
！
你
還
想
不

想
過
？﹂
…
…

我
只
好
落
荒
而
逃
，
一
路
上
感
嘆
不
已
，
再
恩
愛
的
情
人
，
都

敵
不
過
粗
茶
淡
飯
裡
的
平
常
歲
月
。
環
顧
身
邊
，
這
樣
的
生
活
似

乎
司
空
見
慣
。
無
論
當
初
愛
的
是
如
何
轟
轟
烈
烈
，
長
相
廝
守
幾

年
下
來
，
彼
此
的
眼
睛
都
練
成
了
顯
微
鏡
。
一
睜
眼
，
對
方
的
缺

點
纖
毫
畢
露
；
一
開
口
，
句
句
直
刺
軟
肋
。
除
了
譏
諷
和
打
擊

外
，
似
乎
找
不
到
更
合
適
的
交
談
方
式
。
讚
美
的
辭
藻
，
陽
光
的

笑
容
，
只
有
同
事
和
朋
友
可
以
聽
到
看
到
。
一
回
到
家
，
這
些
跟

美
好
有
關
的
東
西
就
被
統
統
收
好
，
摺
疊
起
來
裝
在
公
文
包
裡
。

除
非
真
的
選
擇
分
手
，
這
樣
的
相
處
方
式
會
一
直
持
續
終
老
。

或
許
有
人
會
說
，
生
活
就
是
如
此
。
朝
夕
相
對
，
所
有
的
甜
言

蜜
語
都
已
用
盡
。
拌
嘴
和
爭
吵
，
才
會
讓
生
活
有
更
多
的
滋
味
。

即
便
這
話
有
幾
分
道
理
，
誰
又
真
的
接
受
廝
守
枕
邊
大
半
生
的

人
，
要
這
樣
日
復
一
日
的
冷
嘲
熱
諷
？
在
民
政
部
門
工
作
的
一
位

朋
友
曾
感
慨
，
能
讓
恩
愛
夫
妻
半
路
分
家
的
，
並
沒
有
什
麼
深
仇

大
恨
，
大
多
都
是
受
不
了
冷
言
冷
語
的
相
處
習
慣
。

或
許
又
有
人
會
端
出
一
句
雞
湯
箴
言
：
相
愛
容
易
相
處
難
。
既

然
真
的
因
愛
相
守
，
又
為
何
不
能
讓
愛
春
風
化
雨
，
浸
潤
日
復
一

日
的
繁
雜
生
活
。
家
是
港
灣
，
不
應
只
出
現
在
愛
情
詩
人
的
句
子

裡
，
更
應
該
是
此
生
飲
不
盡
的
那
一
碗
薄
粥
，
滋
味
平
淡
，
卻
溫

暖
入
脾
。

山
河
拱
手
，
且
能
為
君
一
笑
。
既
然
相
守
，
又
何
必
日
日
為

難
？

既然相守，何必為難？

如
今
娛
樂
當
道
，
文
化
靠
邊
，
所
以
習
慣
對
熒
屏
聽

之
任
之
了
。
這
回
聽
說
某
家
電
視
台
有
一
檔
娛
樂
節
目

跟
文
化
沾
邊
，
有
點
好
奇
，
就
開
始
留
意
起
來
，
當
下

的
網
絡
語
言
叫﹁
圍
觀﹂
。
圍
觀
了
幾
期
，
有
點
觀

感
，
茲
錄
於
下
。

節
目
起
了
個
好
名
字
︱
︽
非
常
靠
譜
︾
，
既
預
示
該
節

目
相
當
靠
譜
，
又
揭
題
該
節
目
涉
及
家
譜
，
節
目
廣
告
語
頗

為
誘
人
：﹁
中
國
第
一
檔
姓
氏
文
化
深
度
解
讀
節
目﹂
，
加

上
主
持
人
名
氣
也
挺
大
，
還
有
明
星
加
盟
，
實
在
有
點
看

點
。然

而
帶

各
種
期
待
鎖
定
頻
道
，
看

看

就
開
始
覺
得

非
常
不
靠
譜
，
一
是
節
目
做
得
既
刻
意
又
生
硬
，
掛
羊
頭
賣

狗
肉
，
結
果
羊
頭
和
狗
肉
打
起
來
了
；
二
是
節
目
跟
姓
氏
家

譜
離
得
實
在
太
遠
，
一
涉
及
人
文
歷
史
就
出
錯
，
信
口
開
河

地
惡
搞
式
解
讀
。
請
上
來
的
嘉
賓
和
主
持
人
一
道
比
賽

淺

薄
，
只
要
是
姓
劉
的
就
必
是
漢
武
大
帝
的
幾
十
代
孫
，
而
且

自
稱
是
漢
武
帝
孫
子
的
人
，
竟
一
口
一
個﹁
漢
武
帝
劉

秀﹂
，
殊
不
知
漢
武
帝
叫
劉
徹
，
因
為
開
拓
了
漢
朝
最
大
的

疆
土
，
功
業
輝
煌
被
尊
為﹁
大
帝﹂
；
而
劉
秀
謚
號
為﹁
光
武
帝﹂
，

雖
然
都
沾
個﹁
武﹂
字
，
但
漢
武
帝
劉
徹
在
西
漢
，
光
武
帝
劉
秀
在
東

漢
，
差
了
一
百
五
十
歲
，
搞
不
清
自
己
的
祖
宗
，
就
隨
便
稱
孫
子
。
假

如
在
酒
桌
上
吹
牛
倒
也
可
下
酒
，
但
在
電
視
上
瞎
說
就
誤
導
觀
眾
了
。

那
位
主
持
人
本
來
是
個
不
錯
的
娛
樂
節
目
主
持
人
，
雖
然
俺
不
太
看

他
的
節
目
，
但
對
他
也
不
反
感
，
兩
股
道
上
跑
的
車
，
走
的
不
是
一
條

路
。
可
是
如
果
他
覺
得
玩
娛
樂
已
經
不
能
滿
足
，
開
始
要
來
玩
文
化
，

那
可
就
要
當
心
了
。
因
為
玩
文
化
玩
得
不
好
，
就
容
易
被
玩
。
比
如
他

在
節
目
中
雖
然
仍
是
上
躥
下
跳
，
從
頭
到
尾
地
插
科
打
諢
，
但
經
常
插

得
不
是
地
方
，
嘉
賓
只
能
頻
頻
停
口
，
可
是
別
人
一
停
口
，
他
又
接
不

下
去
了
。
再
加
上
另
一
個
號
稱﹁
美
女
作
家﹂
的
台
灣
花
瓶
，
兩
人
盡

情
地
揮
灑

淺
薄
和
無
知
，
在
朝
代
、
年
代
、
民
族
、
家
族
等
等
概
念

之
間
顛
三
倒
四
，
沒
搞
暈
別
人
之
前
先
搞
暈
自
己
。
雖
然
不
斷
伴
隨


預
先
錄
好
的
笑
聲
、
掌
聲
，
但
只
要
不
是
傻
子
就
能
看
出
來
，
主
持
人

和
嘉
賓
都
是
在
勉
強
咬
牙
撐

，
盼

時
間
快
點
過
去
，
不
像
在
娛
樂

節
目
裡
那
麼
自
信
。

最
尷
尬
的
要
數
節
目
中
請
來
的
專
家
，
節
目
策
劃
思
路
沒
有
問
題
，

為
了
增
加
文
化
含
量
當
然
需
要
請
些
教
授
之
類
的
上
台
。
可
是
請
來
幹

嘛
，
節
目
組
沒
鬧
明
白
。
教
授
們
幾
乎
不
能
完
整
地
說
上
一
段
話
，
在

任
何
一
個
詞
彙
上
都
可
能
會
被
男
女
主
持
人
打
斷
，
然
後
叉
開
搞
笑
嬉

鬧
一
番
。
此
時
教
授
只
能
訕
笑

站
在
邊
上
做
木
雞
狀
，
等
到
再
一
次

被
榮
幸
地
請
到
說
話
，
又
循
環
一
次
，
就
像
我
們
足
球
隊
請
了
個
外

援
，
卻
始
終
不
把
球
傳
給
他
，
讓
他
白
跑
一
趟
。

至
於
明
星
們
上
場
，
就
純
粹
為
了
拉
動
人
氣
了
，
至
於
她
們
說
什

麼
、
怎
麼
說
，
都
不
奇
怪
了
。
只
是
節
目
結
束
後
，
大
家
知
道
姜
育
恆

是
姜
子
牙
的
後
人
，
劉
德
華
是
漢
武
帝
的
後
代
，
李
湘
是
唐
太
宗
李
世

民
的
後
裔
，
於
是
將
來
這
些
皇
親
國
戚
的
身
價
要
看
漲
了
。
可
是
，
話

說
回
來
，
照
這
個
節
目
的
方
式
推
理
，
哪
個
姓
不
能
找
出
幾
個
如
雷
貫

耳
的
大
人
物
呢
？
可
是
傍
上
皇
親
就
是
國
舅
啦
？
傍
上
國
舅
的
節
目
就

有
文
化
啦
？

想
讓
娛
樂
節
目
有
點
文
化
自
然
不
錯
，
想
讓
文
化
節
目
帶
點
娛
樂
也

不
是
壞
事
，
但
至
少
要
想
清
楚
，
文
化
是
有
尊
嚴
的
，
不
是
玩
偶
，
如

果
一
味
拿
來
玩
，
是
會
玩
殘
的
。
最
先
玩
殘
的
可
能
就
是
節
目
自
己
，

因
為
收
視
率
跟
文
化
無
關
。

我
不
知
道
這
個
節
目
還
能
做
多
久
，
但
只
要
繼
續
這
麼
玩
，
文
化
和

娛
樂
都
會
拋
棄
它
，
因
為
它
非
常
不
靠
譜
。

玩殘文化

聯
合
國
最
近
公
布
了
︽
二
零
一
五
年
世
界
快
樂
報

告
︾
，
在
全
球
一
百
五
十
八
個
國
家
及
城
市
中
，
原

來
，
香
港
人
的
快
樂
指
數
排
名
僅
過
半
數
，
居
七
十
二

位
，
較
兩
年
前
大
跌
八
位
，
排
名
遜
於
經
濟
地
位
相
近

的
新
加
坡
、
日
本
及
韓
國
。

這
個
結
果
不
令
人
意
外
。
因
為
年
初
由
香
港
大
學
民
意
研

究
計
劃
公
布
的
一
組
調
查
數
據
也
顯
示
，
市
民
對
過
去
一
年

整
體
表
現
的
滿
意
淨
值
已
跌
至
十
二
年
來
新
低
，
數
值
為
負

二
十
八
個
百
分
點
；
而
快
樂
淨
值
也
跌
至
十
年
來
新
低
。

但
令
人
意
外
的
是
，
連
續
享
受
十
八
年﹁
全
球
最
自
由
經

濟
實
體﹂
的
香
港
人
卻
沒
鄰
近
的
台
灣
人
︵
排
名
三
十
八
︶

快
樂
，
而
對
處
於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內
地
︵
排
名
八
十
四
︶
也

只
高
十
二
位
。
反
映﹁
自
由﹂
和﹁
富
裕﹂
不
一
定
帶
來
快

樂
，
社
會
保
障
令
人
生
活
無
憂
，
才
令
人
開
心
，
看
排
名
前

三
名
都
是
社
會
福
利
較
高
的
北
歐
國
家
，
依
次
為
瑞
士
、
冰

島
和
丹
麥
。

報
告
分
析
，
個
人
健
康
及
社
會
公
平
等
因
素
影
響
快
樂
的

程
度
較
金
錢
多
，
而
另
一
個
快
樂
來
源
在
於
民
權
，
市
民
希

望
有
多
些
機
會
參
與
體
制
，
而
投
票
普
選
領
袖
是
參
與
的
其

中
之
一
。

雖
然
很
多
人
知
道
，
普
選
不
一
定
能
選
出
最
佳
的
管
治
人

才
，
但
普
選
卻
可
以
篩
出
不
太
理
想
的
人
選
。
而
在
競
爭
過

程
中
，
支
持
者
往
往
也
分
成
兩
派
或
多
派
，
形
成
針
鋒
相
對

的
局
面
，
難
免
造
成
社
會
撕
裂
，
然
而
，
無
論
是
先
進
的
西
方
國
家
，

還
是
落
後
的
第
三
世
界
，
人
們
對
普
選
的
熱
情
有
增
無
減
，
無
他
，
就

是
顯
示﹁
我
有
權
選
領
袖﹂
。

在
競
選
過
程
中
，
候
選
人
的
各
種
背
景
、
社
會
關
係
及
其
執
政
能
力

和
方
向
都
展
示
在
人
前
，
而
且
，
透
過
選
舉
產
生
的
領
袖
，
對﹁
老
闆

們﹂
的
意
見
難
免
有
所
忌
諱
，
盡
可
能
制
訂
一
些
回
應
民
情
的
政
策
，

也
令
人
們
自
我
感
覺
良
好
。

記
得
年
來
遇
見
台
灣
朋
友
時
，
他
們
雖
然
也
對
經
濟
不
振
、
房
價
高

企
或
領
導
表
現
不
濟
等
很
不
滿
，
但
言
談
中
卻
流
露
出
擁
有
選
票
的
優

越
感
，
他
們
會
說
，﹁
至
少
我
們
是
中
國
人
生
活
的
地
方
最
民
主

的﹂
，
而
台
灣
的
選
舉
也
和
香
港
的
遊
行
一
樣
，
成
為
吸
引
另
類
遊
客

的﹁
風
景﹂
。

香
港
雖
然
有
立
法
會
和
區
議
會
選
舉
，
但
規
模
僅
限
於
地
區
，
跟
全

港
性
的
特
首
普
選
相
差
太
遠
，
如
果
我
連
這
個
渴
望
已
久
、
看
來
到
手

的
投
票
願
望
都
落
空
了
，
肯
定
不
快
樂
。

快樂和普選
獨家
風景
呂書練

好
些
潮
汕
飲
食
，
用
不
到
什
麼
海
錯
山

珍
，
只
須
信
手
拈
來
的
食
材
，
簡
簡
單

單
，
已
經
好
味
骨
子
。
潮
汕
人
聰
明
到
近

山
吃
山
，
醃
製
出
豆
醬
乾
菜
變
出
多
到
不

得
了
的
花
樣
；
近
水
吃
水
，
妙
手
烹
調
出

不
同
口
感
的
鮮
乾
魚
蝦
蟹
，
以
及
巧
手
煎
蠔

餅
，
後
者
甚
至
馳
名
南
北
各
省
，
贏
盡
老
饕
口

碑
；
適
應
不
同
食
客
口
味
的
不
同
調
味
汁
料
，

更
見
得
心
細
如
塵
。
甚
至
捨
去
汁
料
，
水
煮
烏

頭
白
灼
鵝
肝
冰
猪
腳
，
濃
濃
淡
淡
，
都
各
有
風

味
。可

是
月
前
小
遊
潮
汕
，
最
令
人
驚
艷
難
忘

的
，
還
是
那
一
道
從
來
不
曾
吃
過
、
也
不
曾
見

過
的
濃
羮
：
深
綠
悠
悠
，
平
滑
如
鏡
，
翡
翠
美

玉
般
凝
在
潔
白
淺
碗
中
，
入
眼
悅
目
已
教
人
一

見
鍾
情
，
入
口
細
膩
鮮
滑
，
滿
舌
芳
香
，
詢
問

主
廚
，
原
來
是
潮
州
著
名
的﹁
護
國
菜﹂
。
主

廚
把
故
事
娓
娓
道
來
，
最
初
吃
該
菜
的
不
是
平

民
百
姓
，
而
是
南
宋
那
個
多
災
多
難
趙
昺
小
皇

帝
，
最
初
煮
該
菜
的
是
老
和
尚
，
趙
昺
給
元
兵

追
殺
，
逃
到
小
寺
院
避
難
，
窮
和
尚
沒
佳
餚
招

待
，
只
好
用
心
思
摘
下
寺
園
內
自
己
栽
種
的
蕃
薯
葉
，
去

根
搣
莖
，
配
幾
隻
蘑
菇
，
費
幾
番
工
夫
細
磨
成
漿
，
為
他

烹
調
羮
湯
，
小
皇
帝
餓
久
了
，
加
以
自
幼
在
宮
中
吃
慣
大

魚
大
肉
，
不
知
民
間
菜
香
，
一
旦
嚐
到
了
，
自
然
吃
得
津

津
有
味
，
就
叫
該
羮
做﹁
護
國
菜﹂
，
寓
意
全
賴
此
羮
活

命
，
和
尚
護
他
如
護
國
。

我
們
今
天
吃
這
個
羮
，
一
定
比
小
皇
帝
當
年
吃
的
更
好

滋
味
，
主
廚
有
個
泡
羮
口
訣
，
唸
給
大
家
聽
：﹁
洗
淨
薯

葉
除
筋
絡
，
鹼
水
浸
軟
再
壓
乾
。
徹
底
清
除
苦
澀
味
，
橫

刀
切
碎
油
爆
香
。
蘑
菇
火
腿
茸
後
下
，
味
精
豬
雞
油
上

湯
。﹂
現
代
人
比
起
小
皇
帝
，
太
有
口
福
了
。

試
想
寺
院
窮
，
和
尚
窮
，
加
上
出
家
人
平
日
吃
素
，
本

來
就
不
會
儲
存
什
麼
豬
油
雞
油
味
精
火
腿
，
兵
荒
馬
亂
，

有
錢
也
不
容
易
買
得
到
，
小
皇
帝
吃
的
，
肯
定
是
百
分
百

連
油
也
不
多
的
清
一
色
素
菜
羮
。
只
是
小
皇
帝
也
比
現
代

人
有
福
，
至
少
他
吃
得
健
康
，
現
代
人
如
果
天
天
照
口
訣

炮
製
這
個
羮
，
不
發
胖
就
稀
奇
了
。

美味帝皇羮 翠袖
乾坤
連盈慧

最
近
睇
到
有
關
萬
達
集
團
創
始
人
兼
董
事
長
王
健
林
在
台
灣
與

約
三
百
台
灣
學
子
面
對
面
談
人
生
，
分
享
創
業
創
新
的
經
驗
與
體

會
；
台
灣
誠
品
書
店
創
始
人
吳
清
友
在
瀋
陽
參
加
論
壇
，
同
樣
吸

引
年
輕
人
眼
球
。
知
名
企
業
家
的
奮
鬥
歷
程
往
往
是
年
輕
人
取
經

的
寶
庫
！
曾
幾
何
時
香
港
的
知
名
企
業
家
分
享
創
業
史
、
成
功
秘

訣
，
都
是
令
香
港
年
輕
人
趨
之
若
鶩
的
，
他
們
的
書
很
暢
銷
的
；
白
手

興
家
的
富
豪
是
他
們
的
榜
樣
和
奮
鬥
目
標
，
不
過
隨

香
港
社
會
的
環

境
轉
變
，
在
政
客
的
鼓
動
下
，
仇
富
的
社
會
風
氣
特
別
濃
，
愈
來
愈
多

人
不
屑
別
人
成
功
，
愛
踩
別
人
多
於
欣
賞
別
人
，
漸
漸
將
別
人
的
優
點

矮
化
，
其
實
蝕
底
的
是
這
些
人
自
己
。

縱
觀
兩
岸
三
地
的
成
功
人
士
的
分
享
心
得
，
無
論
是
在
任
何
地
方
生

活
，
都
離
不
開
把
握
時
機
、
敢
闖
敢
試
、
創
新
求
變
和
勤
奮
堅
持
。
對
台

灣
誠
品
書
店
創
始
人
吳
清
友
的
奮
鬥
經
過
和
處
事
作
風
，
心
得
感
覺
很
人

性
化
，
他
推
崇
生
命
的
價
值
在
於
做
利
己
、
利
他
、
利
眾
生
的
事
。

吳
清
友
出
生
於
台
南
一
個
小
漁
村
，
三
十
多
歲
時
投
資
房
地
產
，
累

積
了
很
多
錢
財
。
但
在
三
十
九
歲
先
天
性
心
血
管
疾
病
發
病
了
，
經
歷

了
三
次﹁
幾
乎
快
沒
命﹂
的
心
臟
手
術
。
三
次
生
死
抉
擇
令
他
開
始
思

索
人
生
到
底
該
何
去
何
從
？
他
從
一
系
列
哲
學
、
文
學
、
心
理
學
的
書

籍
中
尋
找
答
案
。
發
現
在
困
厄
中
書
籍
可
助
你
尋
找
希
望
，
從
讀
書
中

汲
取
堅
韌
、
樂
觀
的
精
神
和
力
量
；
他
決
定
經
營
誠
品
書
店
，
吳
清
友

希
望
的
誠
品
價
值
在
於
利
己
、
利
他
、
利
眾
生
，
對
這
個
社
會
時
空
有

一
點
價
值
。

另
外
據
二○

一
五
福
布
斯
全
球
富
豪
排
行
榜
，
王
健
林
個
人
淨
資
產

達
二
百
四
十
二
億
美
元
，
追
平
索
羅
斯
，
並
列
全
球
第
二
十
九
位
，
故
封
為
大
陸

首
富
。
王
健
林
交
出
了
創
業
成
功
的
錦
囊
︱
︱
創
業
要
有
膽
識
，
要
有
行
動
，
光

想
不
做
絕
不
會
成
功
！

王
健
林
十
五
歲
當
兵
，
在
部
隊
十
七
年
，
在
百
萬
裁
軍
中
轉
業
地
方
政
府
，
後

來
經
商
熱
潮
中
，
一
九
八
八
年
辭
官
經
商
，
與
柳
傳
志
、
馬
雲
等
人
幾
乎
同
時

﹁
下
海﹂
，
他
抓
住
大
陸
房
地
產
和
城
鎮
化
發
展
的
黃
金
機
遇
，
從
大
連
舊
城
改

造
項
目
掘
到
第
一
桶
金
開
始
，
蓋
住
宅
、
建
寫
字
樓
、
開
商
場
、
建
電
影
院
，
找

到
一
條
獨
特
的
盈
利
模
式
。
集
團
近
年
來
更
發
展
至
海
外
，
形
成
商
業
、
文
化
旅

遊
、
電
子
商
務
和
金
融
四
大
產
業
。

王
健
林
形
容
自
己
是﹁
別
人
說
不
到
黃
河
心
不
死
，
不
撞
南
牆
不
回
頭
。
我
是

到
了
黃
河
心
也
不
死
，
因
為
只
要
造
一
座
橋
就
過
去
；
撞
了
南
牆
也
不
回
頭
，
因

為
搭
個
梯
子
就
過
去
。﹂

王
健
林
告
誡
從
小
生
活
優
越
的
年
輕
人
，
莫
做
一
壓
就
扁
的﹁
草
莓
族﹂
，
而

要
提
升
自
己
的
承
壓
能
力
，
因
為
能
有
多
大
承
壓
能
力
，
就
有
多
大
成
功
的
機

會
。
不
知
香
港
年
輕
人
對
訊
息
接
收
到
與
否
？
又
有
沒
有
共
鳴
？

承壓能力與成功機會

琴台
客聚
胡野秋

七嘴
八舌
小 臻

今年元旦過後不久，紐約市有親友向我通風報
信，說素有「華語流行音樂教父」之稱的台灣音
樂製作人、歌手李宗盛，將於農曆二月中旬，來
美國表演一場。這是他今次歷時一年半的「既然
青春留不住」世界巡迴演唱會的最後一站。
對於早從一九七三年已從港澳移民來美國的我
們夫婦而言，原本對於李宗盛的歌唱才藝興趣不
大，在我們的印象中，還是喜愛香港的「歌神」
許冠傑、羅文、梅艷芳、張國榮及「四大天王」
的張學友、劉德華、黎明、郭富城等。不過，在
上世紀七十年代，活躍在美國西南德州三大城
市：休士頓、達拉斯，以至聖安東尼奧的華人，
多是台灣來客。我們既然要在他鄉落地生根，與
他們在生意及友情上時有交往，總不能單方面表
示出，自己只喜歡港澳流行歌曲偶像，總要對他
們喜愛的台灣歌唱界藝人，有所認識才行。所以
從那個年代開始，便接觸台灣歌曲，接觸李宗
盛。
今年五十六歲的李宗盛，從八十年代至今創作
並製作了大量流行歌曲和暢銷專輯，發掘和培養
了周華健、陳淑樺、趙傳、辛曉琪、娃娃、張信
哲、梁靜茹和五月天等著名歌手及樂團，知名作
品有《夢醒時分》、《真心英雄》、《我是一隻
小小鳥》、《領悟》、《讓我歡喜讓我憂》等。
李宗盛也是享譽歌壇的創作歌手，《寂寞難
耐》、《當愛已成往事》、《凡人歌》等歌曲，

歌迷耳熟能詳。李宗盛是樂壇多面手，既能作
曲，又能填詞，更會玩樂器，是極為矚目的一位
音樂界名人，在美國華人圈中享有聲譽。其後又
因為香港女歌星林憶蓮成了李宗盛的小三，搞出
連串婚外情。不過，二人走在一起不久，竟然又
唱出「分飛燕」，新聞元素攪拌多年，令人目不
暇給。李宗盛曾於二零一零年與羅大佑、周華健
及張震嶽組成「縱貫線」樂團，世界巡演也曾來
到紐約，他在此期間創作的《給自己的歌》，奪
得第二十二屆台灣金曲獎最佳作詞、最佳作曲和
最佳歌曲三項大獎。二零一三年七月初推出新單
曲《山丘》，引人共鳴。近十年間，李宗盛遊走
於中國和台灣，不時仍有佳曲佳歌面世，美國華
人中尚有不少「死忠」粉𢇁 ，對他熱捧，我夫婦
二人並沒有那麼狂熱，不過，想到既然今次是他
的世界巡迴演唱會的最後一站，便跟台灣友人一
起，於四月四日清明節前夕當天，飛往紐約林肯
中心費雪廳(Avery Fisher Hall)，看其演出。
入到會場，見全院紅旗高掛，全場滿座。原來
當天的演出，未演先轟動，僅靠美國歌迷在社交
媒體上的口耳相傳，門票已被搶購一空，眾多歌
迷在網上高價求票，主辦單位順應呼聲，決定於
四月五日加演一場，成為真正的巡演尾場，為此
畫下美滿句點。「既然青春留不住」巡演始於二
零一三年九月的台北小巨蛋，經過北京、天津、
上海、新加坡、洛杉磯、溫哥華、吉隆坡等多個

城市，加上最後一站紐約，共演二十八場。
演出當天，李宗盛一貫輕便打扮，身着粉色襯
衫配經典牛仔褲，甫出場就博得滿堂彩。他開心
地說道於一九八五年首次到紐約，受紐約豐富的
音樂文化衝擊，回到台灣後便寫下《生命中的精
靈》，並發行首張專輯。在華文樂壇活躍三十多
年，陪千萬人走過數十年青春年華的李宗盛，當
日個唱觀眾年齡層廣佈，少女、文藝青年、知性
熟男熟女全齊聚一堂，為他尖叫，為他貼近生命
的歌曲感動、甚至落淚，還有歌迷做寫有「NY愛
李宗盛」的看板，向他表達紐約歌迷的支持。
李宗盛開唱時表示：「我愛用歌聲，留住青

春。」他曾形容音樂創作者─我們在這個時代，
變成給別人消遣的，那我唯一能夠反擊的，就是
寫一首歌讓你哭。而當日他確實唱哭了不少觀
眾，從《愛情有什麼道理》開場，接續唱出《忙
與盲》、《阿宗三件事》、《生
命中的精靈》等曲目，最後以集
結十年精華的《山丘》壓軸，歌
詞中「也許我們從未成熟，還沒
能曉得就快要老了，儘管心裡活
着的還是那個年輕人」更與演唱
會主題呼應，歌迷直嚷「安
可」。他也不負眾望，以《你
們》、《我是一隻小小鳥》、
《給自己的歌》等經典曲目，為
個唱畫下完美句點。
散場時，觀眾Vicky說：「我

聽李宗盛的歌長大，爸爸喜歡李
宗盛，連帶的影響我。廿年前，
父親在車子裡，只放李宗盛的專

輯，在那個還只有卡帶的時光，A面聽完聽B面，
B面聽完再聽A面，還會跟爸爸一起，隨着李宗盛
熱唱。」演唱會讓她特別懷念遠在台灣的父親，
幾度紅了眼眶；才18歲的楊同學，也是受父親影
響而喜歡上李宗盛，與同學自新州趕來聽演唱
會，「爸爸在中國沒空去看北京場的演唱會，我
替他來看」；來自上海、三十八歲的陳先生，也
是李宗盛的資深歌迷，「大學第一次失戀時，就
是李宗盛陪我走過，只有他毫不修飾的聲音，才
能撫慰男人的傷心，唱進心坎，留下男兒淚」，
他最喜歡的曲目是《領悟》；八十後的吳同學及
王先生情侶，也攜手來聽演唱會，「大概是研究
生畢業、進社會的第一年，突然覺得聽懂他的歌
了，就喜歡上了」。
李宗盛以帶着一點滄桑味的歌聲，走進每個人
的心裡，讓每個人心中都有着一首李宗盛。

唱進人心的李宗盛
百
家
廊

楊
楓
華

在
學
校
授
課
時
，
拿
了
一
個
外
觀
繡
有

蝴
蝶
和
花
草
的
牛
仔
褲
筆
筒
出
來
，
請
學

生
作
實
物
描
述
。
而
自
己
看

那
繡
花
圖

案
時
，
忽
然
想
起
小
時
候
曾
經
很
仔
細
地

觀
看
過
女
子
繡
花
的
神
情
，
於
是
便
聯
想

起
唐
朝
孟
郊
的
︽
遊
子
吟
︾
：﹁
慈
母
手
中

線
，
遊
子
身
上
衣
。
臨
行
密
密
縫
，
意
恐
遲
遲

歸
。
誰
言
寸
草
心
，
報
得
三
春
暉
。﹂
想
起
這

首
詩
的
原
因
，
自
然
是
那
個
時
代
衣
服
如
果
破

了
，
母
親
都
會
用
針
線
來
縫
補
，
不
像
現
今
好

些
牛
仔
褲
故
意
做
出
縫
補
的
樣
子
，
還
可
以
賣

得
特
別
貴
。

我
很
好
奇
，
為
什
麼
即
將
遠
遊
的
人
，
母
親

會
為
他
密
密
縫
製
衣
服
呢
？
為
什
麼
不
是
煮
些

家
常
菜
給
他
吃
，
好
讓
他
記
住
家
鄉
的
美
味

呢
？
衣
服
破
了
可
能
會
丟
棄
，
但
美
味
卻
長
留

在
腦
中
，
只
要
聞
到
熟
悉
的
味
道
，
就
會
自
動

浮
起
母
親
炒
菜
的
記
憶
。
意
恐
遲
遲
歸
，
用
味

道
來
緊
扣
那
記
憶
的
網
絡
，
不
是
比
衣
服
更
好

嗎
？
像
屈
原
的
︽
招
魂
︾
，
不
是
充
滿
對
食
物

的
回
憶
嗎
？
有
什
麼
比
兒
時
吃
過
的
食
物
，
在

聞
到
相
同
味
道
時
，
更
易
引
起
回
憶
呢
？

所
以
，
如
果
要
我
寫
遊
子
吟
，
我
一
定
會
寫

母
親
為
遠
行
者
把
家
裡
可
以
拿
出
的
食
材
，
烹
調
出
一
頓

豐
盛
的
餐
宴
。
我
自
己
離
別
母
親
到
台
灣
求
學
時
，
就
是

和
母
親
一
起
到
茶
樓
，
母
親
為
我
點
那
些
認
為
我
最
愛
的

點
心
。
而
我
中
小
學
寄
讀
在
外
時
，
每
個
月
和
母
親
見
面

一
次
，
臨
別
時
，
母
親
一
定
帶
我
去
吃
碗
牛
雜
河
或
雲
吞

麵
。
而
我
大
學
畢
業
後
返
港
探
親
，
第
一
頓
吃
的
，
就
是

一
碗
牛
雜
河
。

遊
子
身
上
衣
，
母
親
的
愛
意
當
然
是
無
限
溫
暖
，
但
衣

服
易
破
，
再
心
愛
也
不
能
穿
，
只
能
收
藏

，
收
藏
起
的

衣
服
，
只
能
偶
而
才
會
拿
出
來
凝
望
，
在
凝
望
中
體
會
那

份
暖
熱
的
溫
馨
。
但
家
中
的
美
味
，
卻
是
永
恆
的
鄉
愁
，

時
時
都
在
心
中
，
只
要
有
氣
味
便
會
隨
時
勾
起
。

我
寫
過
幾
篇
談
什
麼
是
美
食
的
文
章
，
如
今
問
我
同
樣

問
題
，
我
的
答
案
將
會
是
：
美
食
就
是
永
恆
的
記
憶
，
永

遠
的
鄉
愁
。

由《遊子吟》說起 隨想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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